
第八章

新兴市民阶层的出现

与传统思维的升华

南北朝时期，佛教兴旺起来，而这时中原保持中国传统文

化的知识分子却经历了一场浩劫，有的奔走流离，有的老死边

荒，有的甚至一度成为俘虏。直到魏孝文帝注意到了起用“外

国远方名士”，于是逃亡于河西，以著名儒者刘昞为首率其助

教索敞、弟子程骏等人回到洛阳。此外，还在南朝的俘虏中，

选拔出刘芳、崔光、蒋少游等。高门望族的王肃，以其父奂及

兄弟并为南齐武帝所杀，也从建邺潜逃到北魏，为孝文帝制定

“朝仪国典”。中原知识分子是经历了逃亡边远和深入基层的锻

炼的。

王夫之说：

河西之儒虽文行相辅，为天下后世所宗主者亦

“⋯⋯乃永嘉之乱，能守先王之训典者皆全身以去，

西依张氏于河西。若其随琅邪而东迁者则固多得之于玄虚

之徒，

鲜，而矩矱不失，传习不废，自以为道崇，而不随其国以

荣落，故张天锡降于符秦，而人士未有随张氏而东求荣于

羌氐者。吕光叛，河西割为数国，秃发、沮渠、乞伏蠢动

喙息之酋长耳，杀人生人、荣人辱人唯其意，而无有敢施

残害于诸儒者，且尊之也。至于沮渠氏灭，河西无复孤立

之势，拓拔焘礼聘殷勤，而诸儒始东。阚駰、刘昞，索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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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有一段话，分析唐初人才

师表人伦，为北方所矜式，然而势屈时违，祇依之以自修

其教，未尝有乘此以求荣于拓拔，取大官、执大政者，呜

呼！亦伟矣哉！”

他接着说：

出入佛老以“江东为衣冠礼乐之区，而雷次宗，何

害道，北方之儒较淳正焉！流风所被，施于上下，拓拔氏

乃革面而袭先王之文物，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苏

倬、李谔定隋之治具，关朗、王通开唐之文教，皆自此昉

也。一隅耳而可以存天下之废绪；端居耳而可以消百战之

凶危；贱士尔而可以折嗜杀横行之丑类，其书虽不传，其

行谊虽不著，然其养道以自珍，无所求于物，物或求之而

不屈，⋯⋯是故儒者之统，孤行而无待者也。天下自无统

而儒者有统，道存乎人而人不可以多得，有心者所重悲

也。虽然，斯道亘天垂地而不可忘者也，无忧也。”

这无异是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群体并非由于

皇帝的一纸诏书或选拔为朝廷辅弼，就全部丧失了自己独立的

人格，成为皇权的附属物。如果真是如此，中华民族何以会积

累起如此丰厚的传统文化和优秀的精神遗产呢？炎黄子孙又何

以会形成如此鲜明的独立自主的高尚品格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并赖以立国数千年而不堕呢？

唐初，除了僧侣以外，已经找不到有远见卓识、独立不

倚，而且知名度很高的、有创见的学术人才堪与佛教中的高僧

相抗衡，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以综合、吸收从

魏晋以来玄学、佛学的成果而自成流派。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

的难得，和唐初培养人才的不拘一格。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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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时代思潮的变迁

他说：

“拔魏征于李密，脱杜淹、苏世长、陆德明于王世充，

简岑本文于萧铣，凡唐初直谅多闻之士，皆自僭伪中祓

而出者也。封德彝、宇文士及、裴矩不伏同昏之诛，犹蒙

宠任。盖新造之国，培养无渐渍之功，而隋末风教陵夷，

时无岩穴知名之士，可登进之，以为桢干，朝仪邦典与四

方之物宜，不能不访于亡国之臣，流品难以遽清，且因仍

以任使，唐治之不古在此，而得天下之心以安反侧者亦此

也。⋯⋯若德彝、士及、裴矩之流，天下知贱恶之矣，虽

复用之，不足以惑人心而坏风化，杀之可也，赦之而器使

之，亦 不可哉？”

这一段话说明：唐初的人才多出于农民起义军中，即从草

莽中涌出，而门阀士族本身已经没有人才。

到了中晚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市民阶

层的兴起，社会风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以白居易《琵琶引》及元稹艳诗

与悼亡诗（附读《莺莺传》），说明从这个时代起，知识分子的

社会地位，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均有显著的变化。元白

诗标志着文学创作的民间文学路线的新趋势。中晚唐，在藩镇

跋扈，武夫横恣，呈现纷乱状态之际，在创作上出现了韩愈、

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人，如陈寅恪所说：“然就文章言，

则其盛况殆不止追及，且可超越贞观、开元之时代。此时之健

者有韩柳元白，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运动，即发生于

此时，殊非偶然也。又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

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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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而中唐的柳宗元、刘禹锡已开先

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

物是也。”

陈寅恪对《琵琶引》及《莺莺传》所反映的白居易不讳言

与老大嫁为商人妇的旧娼家女交结，以及善于投机取巧的元稹

对于“弃寒族之双文，而婚高门之韦氏”大言不惭，均有所论

列。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启发则是作为新兴庶族地主阶级的元

白，其所处历史时期，正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庶族地

主上升、市民阶层兴起、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的时期。中国早在

世纪后，就曾出现过与市民阶层有密切接触，受到较深刻影

响，而又不能摆脱本阶级心理和社会地位束缚的一代人。因

此，把元、白的诗称之为“浪子文学”似也切合实际。（高尔

基称欧洲

世纪的元白以及唐代晚期的李商隐、温飞卿则是

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者都是从自己阶级的窒息

人的氛围里突破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子弟，故称之为浪子文

学）。中国

在封建阶级窒息人的氛围里突破出来，面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新

形势，而开始有所觉醒，要求经济上、政治上开放的一代人。

如果说，汉代知识分子由于政治上的向心力与离心力的作

用，他们有依附皇权求得一展怀抱的一面，那么，还应当看到

另一面，即其中有为有守之士大多遭到排斥和摧残，但他们不

甘屈服，表现在哲学意识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反映

为学术的博大。而到了唐代，主要是中晚唐，由于商品经济发

展，市民阶层兴起，地主阶级内部庶族地主也可以跻身显要，

社会风气自由，时代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哲学意识上，迫切需

要以中国传统的诸子、五经为中心，吸收外来佛学思想中的某

些精华，重新建立一个适合于城市市民阶层利益的思想体系。

这个思潮盛于

声。他们既是玄学、佛学的批判者，又是新时期思想体系的开

创者。过去把柳、刘在哲学史上所处的这一中心环节地位看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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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低，而对宋代二程朱熹抬得过高，这是不客观的，没有反映

中国思维发展历史的真实面貌。柳宗元、刘禹锡以崭新的姿

态，建立了他们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决不是一帆风顺

的，而是经历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斗争从三个方面展开：一

是如何对待佛学思想的问题；二是一个新的思想模式应有什么

大体设想的问题；三是历史发展是由谁决定和推动的问题。他

们对这三个问题的解决，似乎都是在与他们存在着相反认识的

以韩愈为代表的一方的争辩中展开和形成的。

由上所述可见，中国第二次集先行思想资料之大成者，并

不是从宋代开始，更不是朱熹才堪称为集大成者。从中晚唐开

始，首先集儒、道、佛之大成者是柳宗元，沿此路线到北宋而

产生了张载，这是第一个流派。从北宋的张载以及同时产生的

程颢、程颐，至南宋的朱熹形成了第二条集儒、道、佛之大成

的路线，此为第二个流派。与朱熹同时又产生了陆九渊，直到

明代中叶的王守仁及其弟子王畿等，形成为第三条路线，此为

第三个流派。过去，哲学史研究者只看到程、朱和陆、王两大

流派对中国学术文化的作用，而忽视了柳宗元的先驱者的作

用。从柳到张的路线，我们无以名之，姑用西方的生命哲学比

拟，或很相似。第二条路线，人称为理学，今姑用西方的存在

主义拟之，或较允当。要说明的是，我们素来从消极面对待

程、朱学派，因其在封建社会中被专制帝王利用以后，确实对

人民的束缚，对先进文化的抵制，起过极为恶劣的作用。但某

些海外学者却把程、朱提到人文主义的高度，究竟理由何在？

如果撇开程、朱的书，去读海德格尔、萨特的书，再来反观

程、朱，就可放开眼界，以现代存在主义解之，乃可以理解、

领悟程、朱学派的精义。应当区分的是：被人误解或利用是一

回事，学术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又是一回事。如此思之再三，才

可有上述新解。对陆、王的第三条路线，也称为心学。学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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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启蒙思想之父柳宗元及其战

友刘禹锡主客体交融的理论造诣

世纪启蒙思想的中间环节。如果没有这

王守仁之为人从无好感，因为，他曾主动镇压过农民起义，不

能不令人无限憎恶。当然，这是他的唯心主义思想实践的必然

结果。但必须肯定，他的若干思想仍然是有价值的。也以存在

主义解之，似可相通。联想到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更觉

其正是同一路线。至于其为人，黄宗羲《明儒学案》没有说

到，而王夫之却说到了。王夫之认为，王守仁在平宸濠之前，

思想行为都有可观，只是到了平宸濠之后，官做大了，名声高

涨了，头脑也跟着膨胀起来了，以致到晚年在学术上也走向了

一个极端，趋向空洞、抽象。早年的光辉已经完全消失了。这

个分析确实是很深刻很中肯的。以西方学者荣格所说“多种人

格面具”来评价王守仁，可说是恰当的。我们认为，应当从生

命哲学的角度来评价柳宗元和张载，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评价

程朱，从经验批判主义的角度来评价陆九渊和王守仁。他们是

从孔孟老庄到

个中间环节，启蒙思想的产生也是不可思议的。

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对柳宗元、张载是继承的，对程朱陆

王是批判的，但继承中也有所发展，批判中也有所吸收。历史

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学术的发展，都不是线性的，而是通过

相干效应与协同作用，经过临界点周围的涨落，有弃有取，而

达到新的有序。

佛学长期统治中国学坛，要想打破其宗教束缚、融其思想

精华于传统，必须要有一个过程。开元、天宝年间，终于响起

了摆脱佛教宗教束缚的呼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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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请公

一　　反佛教的先驱

反佛教的先驱者为狄仁杰、姚崇。隋初唐，佛教宗派林

立，寺院经济发达，上层高僧与朝廷显贵相依托，早已引起社

会的不满。早在武周之初的狄仁杰与开元盛世的姚崇就坚决反

对兴修佛寺，他们是主张裁抑佛教的先驱。

狄仁杰（ ，字怀英、太原人。唐高宗时为大理

、侍御史，宁州刺史等，他是我国以为民请命和平反冤案闻

名中外的第一人。武周时期，任至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

事，为酷吏来俊臣诬陷下狱，冤赴远戍。以后恢复相位，力劝

武则天传位其子庐陵王（唐中宗李显），并推荐张柬之共同执

政。狄仁杰死后五年，张柬之等拥中宗继位，迫武则天退位。

狄仁杰是调节于武氏和唐李政权之间，避免了全国性的流血内

战的第一人。他复相前，曾持节巡抚江南，禁毁吴、楚淫祠千

七百所。晚年复相位后，武则天信佛，将造浮屠大像，预算要

花数百万银，国库支付不起，便诏全国僧人日施一钱助役。对

此，狄仁杰谏称：

“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终由地出。不损

百姓，且将何求？今边垂未宁，宜宽征镇之徭，省不急之

务。就令顾作，以济穷人，既失农时，是为弃本。且无官

助，理不得成。既费官财，又竭人力，一方有难，何以救

之？”

，陕州硖石（三门峡东）人。狄仁杰死姚 崇（

后，代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相王府长史。参与张柬之等拥

立中宗的政变。睿宗时，太平公主干政，姚崇联合宋

主离开东都，被贬，历申、徐、潞、扬、同等州刺史。玄宗即

位，以他曾为相王（即玄宗之父睿宗）府长史，与玄宗为旧相

识，召见于新丰，在共同狩猎中讨论政事。他建议禁止宦官、

贵戚干预朝政，禁绝营建佛寺道观等十事，立即被任命为兵部

～

第 7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年），正值凤翔

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他鉴于中宗时近戚奏度僧尼，寺庙经

济发达，享有免除赋役的权利，贵戚富豪与寺庙僧侣勾结，将

田产造入庙产项内以避赋役，他主政后建言：

“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

谓佛理，乌用奸人以汨真教？”

建寺、铸铜像，写经典。开元四年（

玄宗遂下诏汰僧伪滥，蓄发归农者一万三千人。并禁百官

年），山东大蝗，当

。

时迷信成风，受灾农民只是跪拜，不敢追捕。姚崇派出御史，

分道杀蝗。汴州刺史拒不应命，姚崇采取强硬手段，捕蝗十四

万石。议者哗然，玄宗为之疑虑，黄门监卢怀慎也提出异议。

姚崇说：“若纵之，谷且尽，如百姓何？”并对卢说：“杀虫救

人，祸归于崇，不以诿公”

，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

二　　韩愈树无上君权，实行文化垄断，发出反佛歇斯底里

韩愈（

岁作因其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故后人称为韩昌黎。他

了孤儿，由郑氏嫂抚养成人，刻苦读书，通六经及百家学。贞

元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宪宗时，随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

章事裴度攻蔡州（今河南汝南）为行军司马，参预军机，擒吴

元济后，韩愈为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

法门寺开塔之期（每三十年一开塔），宪宗派人将内藏之释迦

指骨一节迎入宫内供养三日，韩愈上了著名的《论佛骨表》，

他在表中说：从皇帝起奉迎佛骨，必使民间形成一种“焚顶烧

香，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

老少奔波，弃其业次。”他的理由是，佛教是外来的宗教，而

且佛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宜令人宫禁。他的态

度非常坚决，提出将此腐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

疑，绝后代之惑。”并且说：“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

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此表触怒了宪宗，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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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死。韩愈与柳宗元首倡古文运动，被誉为“文

即被贬为潮州刺史。行至蓝关（今陕西商县附近），其侄孙韩

湘，远来相晤，韩愈写下了一首著名的七律，诗说：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明除弊

政，敢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関马不

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时韩愈 岁。其侄孙湘，就是传说中八仙之一的韩湘

子，道教徒。对此诗颇多猜测，有人说，湘之来是为了度化韩

愈参加道教，但韩愈既不信佛，也不信道，故作此诗，以明其

志。韩愈在潮州破除迷信，解放奴隶。穆宗长庆年间，官至吏

部侍郎。

起八代之衰”。狄仁杰、姚崇的主张是从国家财经方面考虑，

也有破除迷信的考虑，韩愈上表谏迎佛骨更着重于破除迷信。

但在另一篇写作年代无可确考的《原道》一文中，则不分作为

宗教的佛道二教与作为哲学思想的佛学、道家，提出了“不塞

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趋于绝对化。

其实，宗教的问题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可从寺院经济以及

由其所引起的迷信活动予以限制，但不能禁绝。尤其是作为一

种思想流派的佛学，是不能采取焚坑来解决的。韩愈欲在君主

专制下，历行文化垄断政策，幸其未行，行了也必相激相反。

秦始皇施之于六经，曹操施之于东汉清议，均遭失败，韩愈又

有多大力量能够一举消灭佛道二家，实行文化专制呢？

费尔巴哈说：

“人怎样思维，怎样主张，他的上帝也就怎样思维和

主张；人有多大的价值，他的上帝就也有这么大的价值，

决不会再多一些。上帝之认识，就是人的自我认识。”

他还说：

“宗教是人之最初的，并且间接的自我意识。所以，

无论在什么地方，宗教总是走在哲学前面。在人类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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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人

是这样，在个人历史中也是这样。人先把自己的本质移到

自身之外，然后再在自身之中找到它。最初，他自己的本

质是作为另外的本质而成为他的对象的。宗教是人类童年

的本质，儿童是在自身之外看到自己的本质

的；在童年时，人是作为另一个人而成为自己的对象的

但是，把宗教当作对象的思想家、却洞察了宗教之对

宗教本身隐而不显的本质，洞察了宗教信奉者所不能看到

的。我们的任务，便正在于证明，属神的东西跟属人的东

西的对立，是一种虚幻的对立，它不过是人的本质跟人的

个体之间的对立；⋯⋯”①

费尔巴哈在这里，不仅认为宗教是人的自我意识，而且把

宗教信奉者与以宗教当作对象的思想家加以区分。从中国化的

佛学来说，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产物，但它却是用中国思想家的

思路去探讨印度佛学的。南北朝的僧肇、隋初唐的智

藏、玄奘、慧能都各自从自我意识和自己认识的水平去探讨佛

学，创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以中国思想家的意识去看待

佛学，因而他们的佛学思想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意识。佛学经过

他们的思考和加工，只不过是一件外衣。揭开这件外衣看，已

不是原来佛教的内容，而是具有新内容的一种思想体系了。因

此，中唐时代，佛学思想家作为佛教徒的个人和他们的思想本

质，正如属人的东西和属神的东西一样，他们是对立的，因为

“存在者之尺度也就是理智的尺度”“理智就是那个存在者的视

野。你看得多远，你的本质就扩展到多远；反之亦然。”（费尔

巴哈）因此，要从这个本质上去理解中国思想家与作为宗教思

想的佛学的对立，即对佛教思想进行扬弃或改造，更利于创造

自己的新的思想体系，这个任务不是搞绝对化如韩愈者之所能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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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

成功地完成的，而被歪曲为“三教合一说”的柳宗元却对此提

出了完全正确的见解，因而在思想史上获得了重大成就。

三　　柳宗元不信佛教而从佛学中汲取营养

柳宗元对佛学的评价与韩愈不同，他说：

老子；学老子者则

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

不得以相抗。又况扬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

抵捂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后

有释氏，固学者之所怪骇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

者，其人闳旷而质直，物无以挫其志；其为学恢博而贯

统，数无以踬其道，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

其奇斜，要之与孔子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

同道，皆有以会其趣。⋯⋯”①

柳宗元书此后，为韩愈所见，移书责宗元不斥浮图。柳宗

元又在《送僧浩初序》中公开对韩愈答辩称：

“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言，訾余与浮图

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余，且曰：

“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

《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

道，⋯⋯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退之所罪

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

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

而不知韫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屠之言以此；与其人游者，

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

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

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①《柳河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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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字子厚，祖籍河东解县（今

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

柳宗元声明，他不信宗教，与韩愈并无不同，但对佛教思

想则要吸取其精华。因果报应，轮回往生之类的谎言，并不能

包括佛教思想的全体。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把佛教思想

与古希腊人的思想相提并论，称誉他们处于人类辩证思维较高

的发展阶段上，足证柳宗元、刘禹锡汲取了佛学关于事物处于

永恒发展、相互联系的因果网络之中的思想。佛学早在康德之

前就探讨了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理性与直觉等认识论上

诸重大问题。佛学中唯识宗论空，只不过是空掉主体对客观世

界在认识上的执著，进一步表明人所认识的只是主体所设立的

对象，意识无法完全、绝对地把握现实世界。禅宗最为强调主

体的自觉，面对无明、烦恼而不悲观、屈服，面对遥远的人生

理想而精进不懈，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整个人类联系起来。柳宗

元、刘禹锡把佛教“颠倒了的世界观”重新颠倒过来，创立了

唯物主义思想体系，而且咀嚼和消化了佛教思想中的精华，因

而充实和丰富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在作为中国思维发展的

一个重要环节上，树起了一面崭新的思想旗帜，值得人们探讨

和深思。

四　　柳宗元、刘禹锡生平概述

柳宗元（公元

山西运城），其父镇，幼赤贫，后经安史之乱，佐郭子仪朔方

起兵，官至殿中侍御史。宗元自幼精敏，以文章享名，为同龄

人所推重。贞元进士，授校书郎，调兰田尉，升监察御史，与

王叔文、韦执谊政治见解一致，故参加了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

新运动，擢礼部员外郎。按王叔文、王伾在顺宗为太子时，就

被引为东宫侍读，顺宗立，王叔文以起居郎、翰林学士主持政

送僧浩初序》。①《柳河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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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字梦得，自称祖籍为中山

务与王伾相结合，并引用韦执谊、陆质、韩泰、韩晔、凌准、

柳宗元、刘禹锡。斥退贪官京兆尹李实，下令蠲免民间对官府

的各种积欠，罢官市，废盐铁使月进钱与地方官进奉，减盐

价。宦官俱文珍深忌王叔文，罢其翰林学士。王叔文等一批革

新志士又策划以宿将范希朝为西北诸镇行营兵马使，韩泰为司

马，实际上夺了宦官所掌的兵权。宦官集团以生死攸关，进行

强烈反击，谕诸镇不得听从范希朝调兵。范希朝到了奉天，诸

将不到，被架空，只好返回原防。同年，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

集团与大官僚发动政变，强迫顺宗让位与太子，是为宪宗。王

邵州司马，元和十年（公元

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参军，过了一年，被杀害。柳宗元被贬为

年）迁柳州刺史。在贬谪期

间，写作了大量诗文。元和十四年（公元 年），卒于柳州，

年仅四十九岁。此是韩愈谏迎佛骨被贬潮州的同一年。著有

《柳河东集》，行于世。

刘禹锡（公元

裴度替他说情，改连州，又徙夔州（四川奉节）、和

（河北定县），家世为儒，他生长在洛阳，贞元进士，登博学宏

辞科、工文章，杜佑推荐人为监察御史、素与韦执谊相交，禹

锡名重一时，王叔文亦与之友善。顺宗即位后，朝廷大议秘

策，由王叔文主持，他引刘禹锡和柳宗元与议禁中，所言必

从、禹锡擢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时号“二王、刘、

柳”。革新运动很快失败，禹锡被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

史，未到任，又斥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朗州接近古夜

郎，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以当地民间歌调作《竹枝词》，武

陵（即常德）人争相传诵。久之，召还，但又历坎坷。他归后

作《赠玄都看花诸君子》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

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裁。”此诗被当道者认

为语含讥忿，又贬之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以母老，经

御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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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

州（安徽和县），共 年，方得调回，他又作了一首《游玄

都》的诗：“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

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时裴度做宰相，荐他为礼部侍郎、

集贤直学士。裴度罢官，又为苏、汝（河南临汝）、同（陕西

大荔）刺史，迁太子宾客。晚年与白居易以诗唱和，武宗立，

。有《刘宾客集》行于世。

五　　柳宗元与韩愈的争论

柳宗元、刘禹锡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是在与他们的好友

韩愈的争论中形成的。这在柳宗元的《天说》中有较详的记

载，但这也是一篇颇多疑问，殊难索解的短论。

《天说》先记载了韩愈的论点，说：

痔，虫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萤

“韩愈谓柳子曰：若知天之说乎？吾为子言天之说。

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饥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日：‘残民者昌，

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日：‘何为使至此极戾也’！”若是

者举不能知天。夫果蓏饮食既坏，虫生之。人之血气败逆

壅底，为痈疡疣赘

飞，是岂不以坏而后出耶？物坏，虫由之生。元气阴阳之

坏，人由之生。虫之生而物益坏，食啮之，攻穴之，虫之

祸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于物者也；繁而息之

者，物之雠也。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

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偃溲，筑为墙垣

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

镕，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倖倖冲冲，攻

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

乎！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

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雠也。今夫人举

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

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子以吾言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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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滋乎堇茶，未尝择善。跖

如？”

仔细琢磨柳宗元所转述韩愈的这段话，论点颇为不可思

议。他所指的天，很明显是自然界的天，并没有把自然界的天

与鬼神联系在一起。与柳宗元相为桴鼓的刘禹锡说：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于昭昭者，则曰：天与人实

影响，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徕，穷厄而呼必可闻，隐痛

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阴骘之说腾焉。泥于

冥冥者，则曰：天与人实刺异，霆震于畜木，未尝在罪；

焉而遂，孔颜焉而厄，是茫

乎无有宰者，故自然之说胜焉！”

韩愈之说，当然与自然之说不同，但是否就是阴骘之说

呢？韩愈是反对宗教的激进派，必然不相信因果报应，轮回往

生之说。但司马迁早于佛教东来前，就在《史记》中说过：人

们说丙吉“有阴骘”。也就是说积了阴德。可见，阴骘之说，

并不是佛教带来的。但韩愈与柳宗元的对话，对于仰而呼天的

人，则认为是“举不能知天”的，他也是不以此为然的。他最

后所说祸焉受罚，是指那些“为祸于天地阴阳”的，有功受

赏，是指那些“为祸于天地阴阳滋少”的，应该得到天的赏

赐。意思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就是为祸天地阴阳的

人将自食其果，并没有任何宗教迷信的成份。

这样分析一下，就可明白，韩愈所说的天是指自然界。人

类文明的进步，靠的是人们能够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在封建

社会，地主剥削农民，必须要农民男耕女织，辛勤劳动，而韩

愈却公然提出：人类文明的进步，生产的发展，是违背自然

的，必然要受到惩罚，这岂不十分荒唐吗？此说既不同于荀子

提出的天人相分，又不同于董仲舒的天人相与。韩愈欲创新

说，究以何为他的先行资料呢？看起来不脱于春秋战国时代的

五行相胜，和《阴符经》的“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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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柳

宗元转述韩愈的话，似乎不太准确，他大概是指人不宜于破坏

元气阴阳“滋甚”，也就是说不要破坏得太厉害，而是要求祸

元气阴阳者“滋少”，也就是说要使人与自然之间保持一定的

平衡状态。从今天来看，十八世纪以来，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基

于征服、掠夺自然的原则，从而使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的破坏；

反过来，自然界也毫不留情地惩罚人类。如果从这个角度来

看，面对韩愈的警告，不能不使我们惊叹他的先见之明。

柳宗元对于韩愈的天说，作了如下的回答：

“子（指韩愈）诚有激而为是耶？则信辩且美矣。吾

能终其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

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

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

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

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术也，其乌

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

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

柳宗元对自然界的认识与韩愈并无截然的歧异。用他自己

的话来说叫作“吾能终其说”。可是，实际上，在天与人的根

本关系问题上，他强调首要的还是要坚持唯物主义，认为天就

和果蓏、痈痔、草木一样，都是物质的，它绝对不可能赏功罚

祸。是功，还是祸，都要靠人为的争取，天是无可奈何的。但

是也不应把天与人绝对地对立起来，以至否认了宇宙的和谐。

人类是由天所创造的。在宇宙发展的特定阶段上出现了人类，

这是宇宙的和谐在宇宙和人的关系上的反映。如果把天与人绝

对地对立起来，以至否认宇宙的和谐，在天与人之间布下了不

可逾越的鸿沟，也是错误的。因而柳宗元与韩愈二说，并无根

本的差别，是可以互相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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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对》一百三十二个对话中的第

柳宗元最后说：

“子而信子之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

于果蓏痈痔草木耶？”

这仍是就认识主体与客体对象的统一立论的。就是说，既

要坚持唯物主义路线，同时也要加强认识主体的修养。不仅要

认识对象，更要认识主体自身，而不为生死所怖、所挠。

六《天对》要义

柳宗元的宇宙观见于

一、第二个问答，如下：

第一个对话是：

“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

惟时何为？

对曰：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

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曶黑晰眇，往来屯屯，

第二个对话是：

“问：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对：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泠，交错而功。”

这是柳宗元对屈原《天问》所作的解答。他的解答至少包

含着从对自古以来关于宇宙的疑问中作出的三点重要哲学结

论：

（一）宇宙的本原问题：宇宙的本原是物质还是精神的争

论，是早已存在的。柳宗元坚持元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宇宙

观，把宇宙看作是独立于意识之外而存在着的物质世界，这与

佛学思想的唯心主义否认物质是宇宙的本原，是根本对立的。

因此，不能认为柳宗元是三教合一论。

（二）宇宙的运动和演化问题：佛学思想承认运动是永恒

的、无限的，但他们又承认宇宙是虚幻的，运动和演化是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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